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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閩南客家話是指閩南地區漳州市所轄的南靖、平和、雲霄、詔安等四個縣

所說的客家話。本文所使用的閩南客家話語料，來自筆者於 2003~2004 年在南

靖的書洋、梅林，平和的大溪、長樂，雲霄的下河、和平，詔安的白葉、霞葛

等方言點所做的語言調查。從地理上來說，閩南客家話是閩西進入粵東的中轉

站；從語音現象來看，是閩西客家話與粵東客家話的延伸。再加上與漳州閩南

語長期的語言接觸，閩南客家話可說是兼具閩西、粵東客家話以及閩南語的色

彩。  

    閩南客家話從大體來看，仍在客家話的音韻架構中，諸如濁上歸陰平，滋

絲音的類型，在這些方面，閩南客家話與其他地區客家話具有相同的特色。除

此之外，閩南客家話還具有各方言點的內部特色及總體共同特點。特色的突顯

來自比較，也就是說，經過方言間的比較，才會澄析出各方言點的與眾不同處。

所以，本文論及各地的語音特點時，都以比較為基礎，比較的對象，音韻歷史

方面以《切韻》為參考點，平面差異方面則以各方言點為比較對象。閩南客家

話的地理分布形成內部語音的南北分片1，北片只有南靖縣，南片範圍較廣，包

括平和、雲霄、詔安等縣。本文依南北分片描述閩南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先著

眼於分片的共同特色，再論及各方言點個別的特殊語音現象。 

 

二二二二、、、、北片閩南客家話的特點北片閩南客家話的特點北片閩南客家話的特點北片閩南客家話的特點 

（（（（一一一一））））聲母特色聲母特色聲母特色聲母特色 

1、、、、兩套滋絲音聲母兩套滋絲音聲母兩套滋絲音聲母兩套滋絲音聲母 

      中古精知莊章聲母在客家話的發展，可分成兩種類型：第一類是精、莊、

                                                 
1
 莊初升、嚴修鴻根據閩南客家話的語音特點，曾提出將閩南客家話做南北分片的看法。詳參

莊初升、嚴修鴻：〈閩南四縣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客家縱橫》曾刊，（龍岩：閩西客家學研

究會，1994 年），頁 86-91。 



 2 

知二組念 ts- ts’- s-，知三、章組念 tS- tS’- S-（遇、蟹、止攝除外）；第二類是精莊

知章聲母合流為 ts- ts’- s-。南靖客家話屬於第一類，有 ts- ts’- s-和 tS- tS’- S-兩套

滋絲音聲母，其中遇、蟹、止、通攝的知三、章組聲母變化的速度較快，已經

前化為 ts- ts’- s-，與精莊組合流。底下列出精知莊章聲母 ts：tS類型的例字： 

 

例字 秋 桌 森 省 智 屎 晝 深 扇 珍 唱 食 正 

音讀 ts’iu
22 

Tsok
2 

sa��22 
sa��53 

ts�31 
s�53 

t�iu31 
t�’��22 �a��31 

t���22 
t�’o�31 �i�5 

t�a�22 

   

2、、、、雙唇塞音與雙唇鼻音的變化速度不一致雙唇塞音與雙唇鼻音的變化速度不一致雙唇塞音與雙唇鼻音的變化速度不一致雙唇塞音與雙唇鼻音的變化速度不一致 

    重唇音的幫組三等合口字輕唇化為非組字，是漢語語音演變的重要過程。

幫組字包括雙唇塞音與雙唇鼻音，雖同為雙唇音，但從客家話的語音現象，可

以發現唇音與塞音的演變速度不同。遇、止、山、臻、宕、通等攝的微母字念

v-和 m-兩種聲母，其餘的非組字都念 f-聲母2，微母仍有部分字保留重唇音。由

此可知雙唇鼻音的演變速度比雙唇鼻音慢，也就是說，對於重唇音的保存，明

母比幫滂並母穩定。底下列出微母字念重唇音的例字： 

 

例字 誣 尾 味 萬 襪 蚊 亡 忘 夢 目 

音讀 mo
45 

me
22 

me
33 

ma��31
  me

�2 
mu��22 

mo�45 
mo�33 

mu�33 
muk

2 

 

3、、、、章組字的章組字的章組字的章組字的 f-聲母聲母聲母聲母  

南靖客家話的船、書、禪母都有念 f-的現象。閩西客話也有零星分布，如

永定、下洋、武東、武平、四堡、上杭等等，在這方面可看出閩南客家話與閩

西客家話的系統較接近。章組字念 f-聲母的字如下： 

 

例字 水 睡 稅 唇 船 

音讀 fi
53

 fe
33

 fe
31

 f� �45
 fie

�45
 

 

                                                 
2
 通攝部分字有文白兩讀，念 f-和 p-（ p’）-，例如「腹」念 fuk�和 puk�，「覆」念 fuk�和 p’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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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方言有一大片地區也有船、書、禪母念 f-的現象，比如河南東南的客

家祖地（從商丘到信陽一帶）呈片狀分布（張啟煥等 1993：326），山西中原官

話汾河片亦俯拾即是3。這些語言現象，表明了客家話祖述中原並非無稽，隨移

民南下，「水」字念 f-至少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張光宇 1996：246）。 

 

4、、、、日日日日、、、、影影影影、、、、云云云云、、、、以母的以母的以母的以母的 ����-和和和和 z-聲母聲母聲母聲母 

    南靖客家話日、影、云、以母的 �-和 z-聲母，從四縣客家話來看，是前高

元音擦音化的結果：i→¸i→Z~z。產生新的 Z-聲母之後，再進一步前化為 z-聲

母。i 在音節結構中的角色，影響 Z-聲母的後續發展。南靖客家話 �-和 z-聲母

的分佈，可以分成兩種類型：i 當主要元音時，Z-聲母的穩定性較高；i 當介音

時，Z-聲母前化為 z-，並且造成-i-介音的消失。底下列出 �-、z-聲母的例字： 

 

例字 然 絨 優 要 姻 約 雨 夜 姨 鹽 羊 容 藥 

音讀 za��45
 �iu�45

 �iu
22

 zeu
31

 za��22
 zok

2
 �i

53
 za

33
 �i

45
 za��45

 zo�45
 zu�45

 zok
5

 

 

從生成音系學的音節結構理論來看上述現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音節

分為起首（onset）和韻基（rime），韻基又包含韻核（nucleus）和韻尾（coda），

音節內部由小到大的等級結構可用樹形圖表示： 

                           音節  

     

                     起首           韻基 

 

                                韻核       韻尾 

中國音韻學家大都把一個音節分成聲母和韻母，韻母再細分為韻首、韻腹、韻

尾。然而，起首、韻基、韻核、韻尾和中國傳統音韻學的術語不盡相同，韻核

相當於韻腹，但韻母和韻基是不同的概念，韻首不一定屬於韻母的一部分4。音

                                                 
3
 山西中原官話「水」字念 f-的方言點有臨汾、吉縣、新降、汾西、永濟、運城、洪洞、萬榮

等地。 
4
 根據包智明先生的研究，閩南潮陽話和閩東福清話的音節結構不同，具體的差別在於介音（即 

韻頭）的音節位置：福清話的介音不屬於韻核，而潮陽話的介音屬於韻核。換句話說，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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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結構與語音的音響度有直接關係，低元音的響度大於高元音，後元音的響度

大於前元音，輔音的響度最低。音節的音響度是先升後降，換句話說，起首音

響低，韻核音響最高，到了韻尾又降為低。在這個音節的規範條件下，���（來

自 �im→���，�in→���）、�i 的 i 元音響度最高是韻核，i 元音的發音部位比 �-偏

後，對 �-聲母有牽制的作用，使其不容易產生前化；za（來自 �ia→za）、zeu

（來自 �ieu→zeu）、za��（來自 �ian→za��）、zo�（來自 �io�→zo�）、za�（來自 

�ia�→za�）、zu�（來自 �iu�→zu�）等字的原始形式中，i 元音的響度最低，不

能當韻核，故 i 元音屬於起首，與 �-聲母同一個單位。由於�-的發音即已含有

-i 的成分，很容易將-i 吞噬，缺少-i 向後的牽制力，�-聲母於是前化為 z-聲母。

這個變化有其重要的價值，它與客家話滋絲音前化運動的大趨勢相呼應 
5，差

別只在滋絲音有其固有的歷史來源，這裡的�-、z-聲母則是在語音演變中新產

生的生力軍。雖然時空不同，但演變的環境與內在機制都相同，所以有相同的

演變結果。 

 

5、、、、泥泥泥泥、、、、日日日日、、、、疑母的疑母的疑母的疑母的 h-聲母聲母聲母聲母 

    南靖客家話的泥、日、疑母部分字念 h-聲母，這種特殊現象與閩南話的古

鼻音聲母「氣流換道」現象異曲同功（張光宇 1989）。在高元音的環境下，�-

（n-）的鼻音成分同化了後面的-i 或-u，使得口部元音變成鼻化元音 �� ‚或 u �，氣

流部分從鼻腔外出，部分經由口腔外出，再進一步從口腔經過的氣流增多，就

產生 h-的成分。�-（n-）和‚ -i、-u 結合為 �	 的過程是： 

�i→���→�	→�
�	→h�	   

�u→�u �→�	→�
�	→h�	  

nu→nu �→n �→n
n�→hn�→h� 

底下列出泥、日、疑母念 h-聲母的例字： 

 

                                                                                                                                            
各方言的音節都是由聲母、韻頭、韻腹、韻尾組成，這些成分之間的結構關係因方言而異，

不能一概而論。包智明、侍建國、許德寶 合著《生成音系學理論及其應用》，（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99-100，1997 年。 
5
 詳參陳秀琪：〈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聲母的前化運動〉（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

術研討會，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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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字 女 耳 語 愚 遇 蟻 義 議 疑 

音讀 h�53 h�53 h�53 h�45 h�33 h�33 h�33 h�33 h�45 

 

6、、、、曉曉曉曉、、、、匣母的匣母的匣母的匣母的 s-聲母聲母聲母聲母 

    曉、匣母開口三四等及曉母合口三等有部分字念 s-聲母，從方言比較來看，

演變的起點是 h-聲母，i 介音使聲母顎化為 �-，例如止攝三等的「戲、喜、希」

等字都念成 �i，山三的「掀」念 �ie�22，通三的「兄」念�iu�22。當聲母進入滋絲

音的系統之後，開始進行前化運動，最後變成 s-聲母。底下列出曉、匣母念 s-

聲母的例字： 

例字 曉 險 顯 歇 欣 訓 向 胸 鄉 嫌 賢 協 

音讀 Sau
53

 sa��53
 sa��53

 se
�2

 su��22
 su� �31

 so�31
 su�22

 so�22
 sa��45

 sa��45
 se

�5
 

演變的過程是：hio�→�io�→�io�→（
o�）6
→so� （以「香」字為例）。 

 

（（（（二二二二））））韻母特韻母特韻母特韻母特色色色色 

1、、、、遇遇遇遇、、、、止攝的止攝的止攝的止攝的-����元音元音元音元音 

    遇、止、蟹攝的-�元音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遇攝模韻字的-u 元音，即

u→�；二是來自魚、虞韻的知、章組及止攝精、知、莊、章組字的-i 元音，即

i→� 。上述第二種演變只發生在 ts- ts’- s-聲母之後，顯然 i→�的變化是在特

定聲母的環境下產生，由於聲母的改變，使得韻母也起了相應的變化，魚、虞

韻精組字的韻母形式可以支持這個推論：魚、虞韻精組字的聲母與知、莊、章

組相同，都是 ts- ts’- s-，但精組字的韻母為-i，韻母的不同，反映原先的聲母有

別。知、章組聲母原為舌葉音 t�- t�’- �-，後來前化為 ts- ts’- s-，帶動元音產生 

i→�→� 的變化。止攝的精、莊組字與知、章組字起了相同的變化，都從-i 元

音變成-�元音。底下列出-�元音的分布情況： 

 

 

                                                 
6
 雖然南靖客家話沒有
o�的音韻結構，不過五華客家話的「香向」念
o�，可以作為演變過程

推論的依據。語料來自周日健〈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客家方言研究》頁 188-202，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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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攝          韻母 

聲母 模 魚  虞 

  止攝 

 

精組 i 

莊組 

知組 

章組 

 

�  

� 

 

 

� 

其他 � i i 

 

2、、、、蟹蟹蟹蟹、、、、止攝合口字止攝合口字止攝合口字止攝合口字-u-介音的消失介音的消失介音的消失介音的消失  

     蟹、止攝合口-u-介音的消失，發生在雙唇音和舌尖音的環境下，是聲母

制約下的介音變化。幫組聲母與圓唇介音的發音部位非常接近，端、泥、精組

聲母則與-u-介音在發音上展唇與圓唇的不協調，故而產生排擠作用，造成-u-

介音的消失。以蟹合一來說，n- l-後面的-u-介音消失速度最快，其他聲母（p-、

t-、ts-組）尚有少部分字仍保留-u-介音。 

 

幫組 杯 pe
22

 坏 p’ue
22

 梅 me
45

 肺 p’e
31

 吠 p’e
33

 尾 me
22

 

端組 堆 tue
22

 腿 t’ue
53

 退 t’e
31

 隊 te
33

 兌 t’e
33

  

泥組 內 le
31

 雷 le
45

 類 le
33

 累 le
33

   

精組 罪 ts’e
33

 脆 ts’ue
31

 歲 se
31

 吹 ts’e
22

 垂 se
45

 醉 tse
31

 

其他 魁 k’ue
22

 回 fe
45

 桂 kue
31

 跪 k’ue
33

 葵 k’ue
45

 危�ue
45

 

 

3、、、、歌歌歌歌、、、、戈戈戈戈、、、、豪韻合流豪韻合流豪韻合流豪韻合流，，，，豪豪豪豪、、、、肴韻有別肴韻有別肴韻有別肴韻有別 

    南靖的效攝一二等有別，分別是-o（豪韻）和-au（肴韻），但歌、戈、豪

合流。梅縣的效攝一二等合流爲-au，豪韻和歌韻有別。臺灣的客家話，如四縣

話、海陸話、饒平話、詔安話、大埔話與南靖相同。 

 

 歌 豪 肴 

南靖 -o -o -au 

梅縣 -o -au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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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咸咸咸咸、、、、山攝三四等的山攝三四等的山攝三四等的山攝三四等的-a������ ��、、、、-ie �� �� 

    南靖客家話的咸攝-m 韻尾演變為-n 韻尾，故咸、山攝合流，且韻母的演變

方式一致。這裡以咸攝為代表，探討咸、山攝三四等的-a��、-ie�韻母。一般客家

話咸攝三、四等的元音為-a，南靖客家話有-a��、ie� 兩種韻母形式，除了知、章、

曉、影組保留-a 元音以外，其餘明顯呈現元音高化的現象。-a��、ie� 的存在有兩

種意義：一是聲母的不同，影響介音的演變方式，間接影響元音的發展方向；

二是鼻音韻尾的消失方式除了完全失落之外，還有鼻音的發音部位或發音方法

的保留。起點
＊

-iam 經過兩個階段的語音演變：首先是韻尾-m 變成-n，-ian 結

構中-i-介音和-n 韻尾發音部位的前高性質，使得夾在中間的-a 元音高化為-e 元

音，接下來是-n 韻尾的消失，在消失的同時將鼻音特徵轉架到-e 元音，造成-e

元音的鼻化。演變過程為： 

＊
iam/p→ian/t→ien/t→ie�/e� （端、精、見組） 

-a��、ie � 的區別來自聲母的不同與鼻音韻尾消失的方式不同。咸、山攝三四

等的-a��只出現在知、章、曉、影組聲母，這幾組聲母在前化的過程中使-i-消失，

所以-a 元音失去高化的環境。-n 韻尾雖然消失，但其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以 ��

的新形式保留下來，演變過程為：                                                         

＊
iam→ian→an→a�� （知、章、曉、影組） 

知、章、曉、影組入聲字聲母的前化速度較舒聲字的聲母慢，亦即-i-介音保留

得較久，能提供-a 元音高化的環境，是舒促不平行的現象。演變過程為： 
 

＊
iap→iat→iet→et→e

�
 （知、章、曉、影組） 

    曉、影組的聲母為 s-、z-，上文已詳述其來由，有趣的是，無論聲母的來

源是什麼，只要進入舌葉音 t�- t�’- �- �-的領域，就會進入聲母前化運動的規律

中，在前化的同時，牽動其他韻母的變化。底下列出咸、山攝三四等念-a��、-ie�

的例字： 

 

端精見組 簾 lie
�45

 尖 tsie�22
 驗�e�33

 剪 tsie�53 見 kie �31 接 tsie
�2

 節 tsie
�2

 

知章組 瞻 tsa��22
 佔 tsa��31

 纏 ts’a��45
 善 sa��33

 摺 t�e�2 哲 t�e�2 舌�e�5 

曉影組 險 sa��53
 鹽 za��45

 嫌 sa��45
 演 za��53

 現 sa��33
 葉 ze

�5
 歇 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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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攝開合口一等的山攝開合口一等的山攝開合口一等的山攝開合口一等的-ua������ �� 

    一般客家話山攝開口一等的見、曉組字念-on，與合口一等的端、精、見、

曉組合流。南靖客家話的山攝開合口一等也有合流的現象，不過是以-ua��的韻

母形式合流。-ua��的-u-介音來自-o 的元音破裂，元音破裂現象與介音的產生和

消失都有關聯，元音-o 會破裂為-uo 和-ou。相對的，-uo 和-ou 也可以變成-o。

山攝開口一等見、曉組的-o 元音依循這個演變規律，從-on 變成-uon，再進入漢

語方言 -o→-a 的演變趨勢中，最後是 -n 韻尾的消失，演變的過程是：

on→uon→uan→ua�� 。見、曉組以新的形式-ua��保持與山攝二等-a��的區別。「餐」

字一般客家話念�ts’on，在山攝開口一等字中頗具特色，是唯一見、曉組之外

仍保留一等-o 元音的字。南靖的「餐」字念 ts’ua��22，雖然不同於一般客家話的

�ts’on，但對南靖客家話而言，「餐」字以-ua��的特殊形式有別於同韻其他字的

-a��，是-o 的元音破裂造成-u-介音增生的絕佳佐證。山攝合口一等的端、精、見、

曉組字，一般客家話進行（以「短」字為例）
＊
tuon→ton 的變化，南靖客家話

則進行
＊

tuon→tuan→tua�� 的變化，恰好與山開一的見、曉組字合流。底下列出

山攝開合口一等的音讀： 

 

山開一見曉組 肝 kua��22
 看 kua��31

 寒 hua��45
 旱 hua��33

 安 ua��22
 割 kua

�2
 

山開一其他 單 ta��22
 難 la��45

 蘭 la��45
 餐 ts’uai �22

 散 sa��31
 達 t’a

�
 

山合一端精組 

見曉組 

短 tua��53 

官 kua��22
 

斷 t’ua��22
 

款 k’ua��53
 

酸 sua��22
 

罐 kua��31
 

鑽 tsua��31
 

歡 fa��22
 

脫 t’ua
�2

 

碗 va��53
 

奪 t’ua
�5

 

闊 k’ua
�2

 

山合一其他 盤 p’a��45 伴 p’a��22
 滿 ma��53

 半 pa��31
 潑 p’a

�2
 末 me

�5
 

 

6、、、、真真真真、、、、殷韻殷韻殷韻殷韻-u������ ��的來源的來源的來源的來源 

    南靖客家話真韻的日母以及殷韻字念-u��，與臻攝合口一三等字合流。以

「近」字為例，北京念-in，廈門念-un，南靖念-u��，從方言比較來看，合理的

共同出發點是
＊

-iun，從
＊

-iun 到北京的-in，丟失了圓唇成分，從
＊
-iun 到廈門、

南靖的-un、-u��，丟失了展唇成分。換句話說，《韻鏡》之類的韻圖將殷韻列在

開口三等，根據方言比較重建的結果卻是合口三等。這樣的差別，可以用比較

法的觀點來解釋：殷韻在漢語方言發展史上發生了分歧現象，南方讀合口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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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讀開口三等。《韻鏡》所據是北方讀為開口三等的事實，代表漢語史的較晚

階段；南方的合口三等讀法沒有得到文獻的記錄，代表漢語史的較早階段7。南

片閩南客家話真韻的日母、見組，以及殷、文韻見組、諄韻章見組，普遍念成

-yn，從閩南客家話內部比較來看，
＊

-iun 先經過-yn 的過程，才進入鼻音韻尾的

丟失階段，演變過程為（以「芹欣」字為例）： 

              
＊
k’iun→k’yn→k’un→k’u��  

              
＊
hiun→�iun→�iun→
un→sun→su��  

底下列出真、殷念 u��的例字： 

 

例字 勤 芹 近 欣 隱 君 薰 訓 雲 

音讀 k’u��45
 k’u��45

 k’u��33
 su��22

 vu��= ku��22
 fu��22

 su� �31
 v��45

 

 

7、、、、曾曾曾曾、、、、梗攝梗攝梗攝梗攝-e 元音的低化元音的低化元音的低化元音的低化 

    「元音高化」是漢語方言元音演變的共同趨勢，不過，南靖客家話曾、梗

攝的-e 元音卻往相反的方向演變，反而低化為-a 元音。一般客家話曾一及梗二的

文讀音-en，以及南片閩南客家話念-en 的梗四端組字，南靖客家話都念成-a��。根

據咸、山、臻等攝鼻音韻尾的演變，-a��的前一個階段是-an，-an 與一般客家話

普遍的-en 之間，較合理的解釋是發生了-e 元音低化為-a 的現象。演變過程為：

-en→-an→-a��。再從音理上來討論，由於南靖客家話-n 韻尾丟失的方式，大多

以 ��的新形式保留原來-n 韻尾的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而客家話沒有-ei 的韻母

結構8，根據「元音異化」原則，-en 在預期變成-e��之前先變成-an，讓-an→-a��

取代-en→-e��，以拉大兩個元音之間的異化性。另外，與曾、梗攝念-a��相對的入

聲字念-e
�，沒有參與-e 元音低化的演變，從這個現象我們更可以確定舒聲字的

-a��較早階段是-en。或有另一個假設，梗四端組字廣東系統的客家話念-a�，是否

南靖的-a��來自-a�？這個假設如果成立的話，那麼演變過程為：-a�→-an→-a��。

後段的 an→a��變化與咸、山、臻攝韻母的演變平行；唯前段的舌根鼻音變成舌

尖鼻音，與系統內鼻音韻尾的演變規律不合，所以這個假設不妥。底下列出曾、

                                                 
7
 參考 張光宇〈比較法在中國〉，《語言研究》第 4 期，2003 年，頁 101-102。 
8
 參自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 年），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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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攝-e 元音的低化的例字： 

 

例字 等 肯 生 行 省 爭 幸 定 星 

音讀 ta��53 
k’a��53 

sa��22 
ha��33 

sa��53
 tsa��22

 ha��33
 t’a��33

 sa��22
 

 

8、、、、梗攝的梗攝的梗攝的梗攝的-i���� 

   輔音韻尾中-m/p 屬前音，-�/k 屬後音，-n/t 則是不前不後，類似低元音-a。 

客家話的元音和輔音韻尾之間，存在「同化」的結構原則9，即韻母內的元音和

韻尾，必須有相同的後音特徵。依據這個原則，-m/p 只能接前元音-i、-e 或中

元音-a；-�/k 只能接後元音-u、-o 或中元音-a；-n/t 則可以接任何元音。所以客

家話幾乎沒有-um/p、-om/p、-i�/k、-e�/k 的韻母形式。一般客家話的-�韻尾分

布在宕（-o�/k）、梗（-a�/k）、通（-u�/k）等攝，其中梗攝的-a�/k（-ia�/k）為

白讀音，文讀音為-in/t。南靖客家話梗三四的文讀音-in/t，由於系統內其他攝的-n/t

韻尾都已丟失，故-in/t 往-i�/k 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南靖客家話山、臻、曾等

攝-n 韻尾的演變方式，不是 vn→v� ，就是 vn→v��，只有梗三四的-n 往-�演變。不

但在南靖客家話的系統內與眾不同，還違反了客家話韻母結構上的原則。這個

特殊現象，能找到的解釋是「語言接觸」。南靖客家話與閩南語的接觸，比其他

閩南客家話頻繁，在-in/t→-i�/k 的變化中，我們觀察到了南靖客家話向閩南語

靠攏的現象。底下列出梗攝念-i�/k 的例字： 

 

例字 平 命 敬 名 正 輕 經 益 績 錫 

音讀 p’i�45 
mi�33 

ki�31 
mi�33

 t�i�22 
k’i�22 

ki�22 
zik

2 
tsik

2 
sik

2 

 

9、、、、輔音韻尾的失落輔音韻尾的失落輔音韻尾的失落輔音韻尾的失落 

南靖客家話的輔音韻尾呈平行發展，只剩下鼻音尾-�和塞音尾-k。咸、深

兩攝的-m 韻尾大部分與山、臻、曾攝合流，進行與-n 韻尾相同的變化，只有咸

攝一二等的泥、精、見、曉組字與宕、梗、通攝合流，以-�韻尾來保有鼻音韻

尾的形式。-n 韻尾雖然失落，但仍舊以「舌尖鼻音」的發音方法或發音部位，

                                                 
9
 參自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 年），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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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兩者兼具的新形式來保留原鼻音韻尾成分，演變過程是 vm→vn→v�、v��。

大部分的-n 韻尾字以-��的新形式來保留「舌尖」與「鼻音」的韻尾特徵；少部

分將鼻音成分轉移到元音，使成鼻化元音。 

塞音韻尾-p 與-t 合流之後弱化為喉塞音-�，雖然在韻尾方面舒聲字與入聲

字的發展平行，但是在元音方面，舒、入的變化不盡相同。舒、入字元音發展

的不同步，只出現在知、章、曉、影組字，顯然這是聲母制約下的結果。底下

列出咸、深、山、臻、曾等攝輔音韻尾丟失之後的音讀： 

 

咸攝 貪

t’a�22 

感

ka�53 

慘

ta’a�53 

杉

ts’a��22 

簾

lie �45 

險

sa��53
 

點

tie �53
 

插

ts’a
�2

 

接

tsie
�2 

深攝 林 

l��45 

心 

s��22
 

森 

sa��22
 

針 

t���22
 

金 

k��22
 

音 

���22
 

粒

lie
�5

 

汁 

t�i�2 

入 

�i
�5

 

山攝 懶

la��53 

肝 

kua��22
 

莧 

ha��33
 

變

pie �31 

善 

�a��31
 

研 

�ie �45 

達

t’a
�5

 

熱 

�ie
�5

 

篾 

me
�5

 

臻攝 親 

ts’ ��22 

陳 

t�’ ��45
 

忍 

�u��53 

近 

ku��33
 

春 

ts’u��22
 

訓 

su��31
 

實 

�i�5 

骨 

ku
�2

 

出

t�’u�2
 

曾攝 藤 

t’ a��45
 

曾 

tsa��22
 

肯 

k’a��53
 

冰 

pa��22
 

證 

t���31
 

特 

t’e
�5

 

塞 

se
�2

 

織 

t�i�2 

食 

�i�5 

 

三三三三、、、、南片南片南片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特點閩南客家話的特點閩南客家話的特點閩南客家話的特點 

（（（（一一一一））））聲母特色聲母特色聲母特色聲母特色 

1、、、、兩套滋絲音聲母兩套滋絲音聲母兩套滋絲音聲母兩套滋絲音聲母 

    中古精莊知章聲母在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發展，屬於上文提到的第一種類

型，有 ts- ts’- s 和 t�- t�’- �-兩套滋絲音聲母。與北片的不同在於南片的 t�- t�’- �-

聲母較為穩定，只有零星幾個字前化為 ts- ts’- s，不像北片整個韻的 t�- t�’- �-

聲母前化。由於 t�- t�’- �-聲母的相對穩定，使得 t�- t�’- �-後接的-i 或-i-得到較好

的保存，-i、-i-的保存與否，左右著韻母的演變，這是造成南片閩南客家話韻

母結構與眾不同的重要因素。底下列出南片閩南客家話精莊知章聲母的音讀，

同時列出其他地區客家話的音讀以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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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南客家話 t�- t�’- �-聲母保留-i 或-i-成分主要見於遇三、山開三、山合三、

臻合三等韻。由於-i 或-i-成分的保留，產生閩南客家話特有的-y 元音和-y-介音，

以及提供-a 元音高化的環境。關於-i 或-i-對韻母演變產生的影響及過程留待下

文「韻母特色」再做探討。 

2、、、、知章組聲母的知章組聲母的知章組聲母的知章組聲母的-i-介音介音介音介音 

    客家話滋絲音聲母的前化運動造成-i-介音的丟失，致使大部分客家話的知

章組字從表面形式來看沒有-i-介音10，但是從同韻其他聲母字都具有-i-介音來

看，知章組字原先應該有-i-介音。閩南客家話部分知章組聲母 t�- t�’- �- 較其他

客家話穩定，有利於-i-介音的保留，所以在效三及部分咸三、山三的知章組字仍保

有-i-介音。如果以精莊知章聲母合流成 ts- ts’- s-為滋絲音聲母前化的最後階

段，t�-前化為 ts-的過程為（以「照」字為例）： 

         t�ieu→t�eu（t
eu）→t
eu
11
→tseu 

＊
t�iau  

                   t�au→t
au→tsau   

                                                 
10
 根據目前現有的客家話調查資料，知章組字的-i-介音保留得最完整的是大埔客家話。 

11
 知章組聲母念舌尖後音見於五華、興寧家家話。語料來自周日健：〈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

特點〉，《客家方言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88-202。邱仲森：《台灣苗

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年），頁 41-112。 

 平和 雲霄 霞葛 白葉 長汀 梅縣 揭西 饒平 

徐 sy353 ts’y53 s�53 s�35 ts’i24 ts’i11 ts’i24 ts’i55 

初 ts’u33 ts’u11 ts’u11 ts’u11 ts’u33 ts’ �44 ts’ �53 ts’u11 

豬 t�y33 t�y11 t�y11 t�u11 t��33 tsu44 t�u53 tsu11 

書 �y33 �y11 �y11 �u11 ��33 su44 �u53 su11 

剪 tsien31 tsien31 tsien31 tsien332 tsie�42 tsian31 tsi�n21 tsien53 

舌 ��t43 ��t43 �iet43 �et5 �e21 sat5 �at5 set5 

全 ts’ien353 ts’ien53 ts’ien53 ts’ien35 tsie�24 ts’ian11 ts’i�n24 ts’ion55 

轉 t��n31 t��n31 t�en31 t�en332 t�u �31 ts�n31 t��n21 tsan53 

筍 sun31 sun31 sun31 sun332 se�31 sun31 sun21 sun53 

春 t�’yn33 t�’yn11 t�’yn11 t�’un11 t�e�33 ts’un44 t�’un53 ts’u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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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南客家話仍處於-i-介音保留的第一階段「t�ieu」，其他客家話都已經沒有

-i-介音。尤其是「t�au」的演變類型，更可以看出-i-介音丟失的時間非常早，才

會讓-a 元音失去高化的環境，使效攝的
＊
-a 元音保留下來；相對的，閩南客家

話由於-i-介音保留得久一些，讓-a 元音有高化的環境，使得效三、咸三、山三知章

組字的主要元音為-e 或-�，不同於其他客家話的-a 元音。底下列出閩南客家話

帶有細音或細音痕跡的知章組字： 

 

3、、、、知組聲母的端組讀音知組聲母的端組讀音知組聲母的端組讀音知組聲母的端組讀音 

    客家話有少數知組聲母讀如端組的 t-、t’-，較常見的有「知追暢中擇」等

字的白讀音。閩南客家話知組聲母讀 t-、t’-除了上述這些字之外，還有「智超

綻展哲徹珍鎮趁澄啄」等字。雖然轄字不多，但從各方言點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來看，在語音的歷史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底下以大溪為例，列出知組聲母讀 t-、

t’-的例字： 

  

4、、、、章組字的章組字的章組字的章組字的 f-聲母聲母聲母聲母 

南片的閩南客家話與北片相同，船、書、禪母的「水睡稅船唇」等字也都

 大溪 長樂 下河 和平 霞葛 白葉 梅縣 揭西 

朝 t�ieu33 t�eu33 t�eu22 t�ieu11 t�eu11 t�ieu11 tsau44 t�au53 

詔 t�ieu31 t�eu31 t�ieu31 t�ieu31 t�eu31 t�eu332 tsau53 t�au42 

少 �ieu31 �ieu31 �ieu31 �ieu31 �ieu31 �ieu332 sau31 �au21 

閃 �iam31 �iam31 �am31 �iam332 �iam31 �am332 sam31 �am21 

涉 �iap43 �iap54 �iap54 �iap43 �iap43 �iap5 tsap1 t�ap2 

扇 ��n31 �en31 ��n31 ��n31 �ien31 �en332 san53 �an42 

舌 ��t43 �iet54 ��t54 ��t43 �iet43 �et5 sat5 �at5 

例字 智 t’i31   超 t’�u33 綻 t’�n55 展 t�n31 纏 t’en353 

  ti353  

哲 tiet24 徹 t’iet43 珍 tin33 

音讀 鎮 tin31 趁 t’an31 秩 tiet43 啄 tu24 琢 tu24 澄 t’en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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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成 f-聲母，從閩西、閩南客家話轄字的一致性來看，推測船、書、禪母念 f-

的現象，在客家先民南遷之前就已經存在。這個假設可以在北方方言有一大片

地區12的「知莊章」組開口念 t
- t
’- 
- ¸ ，合口音念成 pf- pf’- f- v-的現象找到

支持。tß- tß’- ß- ¸受介音-u-的影響，發音部位移到雙唇，發音方法保留原來的

塞擦和擦音，就成了 pf- pf’- f- v-。以整個語音系統的變化來說， f-的穩定性最

大也最易形成，有 pf- pf’-時一定有 f-，也常有 v-，但有 f-時就未必有 pf- pf’- 和

v-。或許是因為南遷之前，tß- tß’- ß- ¸→pf- pf’- f- v-的變化尚未擴及到知莊章組

所有聲母，所以閩南客家話只有零星的「水睡稅船唇」等字有念 f-的現象。底

下以霞葛為例，列出船、書、禪母念 f-的例字： 

 

 

 

這幾個字的共同點是都屬於合口三等的字，合口成分提供了聲母演變的條件。

其中「水睡」分屬於支、脂韻，一般客家話的支、脂韻沒有區別，但是在閩南

客家話，這兩個字截然有別，可以看出它們的來源不同。詳細的演變過程是： 

                
＊�uei→（
uei）→fei→fe  （睡） 

                
＊�ui→（
ui）→fi        （水） 

 

5、、、、鼻音聲母與高元音的互動鼻音聲母與高元音的互動鼻音聲母與高元音的互動鼻音聲母與高元音的互動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鼻音聲母有幾種特殊的演變，主要的原動力來自鼻音聲

母與高元音的互動，所產生兩個階段的變化：首先是成音節鼻音的形成，再進

一步則產生 h-聲母。底下先看例字（以和平為例）： 

  

例字 五 女 魚 毛 墓 木 目 你 

音讀 m `3 m `3 m `2 hm `1 hm `6 hm `7 hm `7 hen
2 

成音節鼻音來自 m- n- �-聲母與高元音-i 或-u 的互動。其變化過程大體如下： 

                                                 
12
 山東的西魯片，河南的東、南部一線直到安徽北部，山西的南區，陜西的關中陜南一帶，甘

肅、新疆，四川北部，這些地區的「知莊章」組開口念 t
- t
’- 
- ̧  ，合口音念成 pf- pf’- 

f- v-。 

例字 水  睡 稅 船 唇 

音讀 fi31 fe35 fe31 fien53 fin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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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u→�u �→��→m � 

         女   n＋i→n��→n �→��→m � 

         毛   m＋u→mu �→m �→m 
m �→hm � （mu 的前身是 mo）  

         你   n＋i→n��→n �→n 
n � →hn�→hen 

    就音韻行為來說，成音節鼻音相當於鼻化的高元音，m `的後續變化與閩南

話的古鼻音聲母「氣流換道」現象異曲同功（張光宇 1989）。把 m �、n�分析成

m 
m �、n
n�，當從口腔經過的氣流多於從鼻腔經過的氣流，就變成 hm �、hn�，與潮

陽閩南話「年」�n��→�hi 的變化平行。hn� 見於廣東大埔客家話，hen 是 hn�的

後續發展。「五、女、你、魚」在其他客家話讀 N	或 n �，是 m �和 hn�的前一個階

段，起點同樣來自Nu 和 ni。綜合各漢語方言成音節鼻音的分布狀況13，可以發

現 m �、n �、N`在漢語方言常有輪轉現象14，這與成音節鼻音的發音特色有關。 

 

6、、、、曉母的曉母的曉母的曉母的 s-聲母聲母聲母聲母 

北片閩南客家話的曉、匣母都有念 s-聲母的現象，南片只有曉母的「許兄」

兩字念 s-聲母。雖然轄字少，但是這種「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現象，

在探討語言（方言）關係的議題上具有重要意義。除了閩南客家話之外，粵東

的興寧、五華客家話也有相同的語音現象15，而且更具系統性。曉母念 s-屬於

後期的演變，來自 h-聲母顎化與 �-聲母前化的結合，底下列出各方言點「許兄」

的音讀： 

 

從方言比較來看，「許」的聲母來自
＊
h-，-y 具有-i 的成分，使 h- 顎化為�-，當

                                                 
13
 參自鄭曉峰：〈漢語方言中的成音節鼻音〉，《清華學報》新三十一卷 第 1、2 期合刊（2001 年 

  3 月），頁 135-159。 
14
 參自張光宇：〈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韻母篇〉，《清華學報》新三十四卷 第 2 期（2004 

  年 12 月），頁 543-544。 
15 語料來自周日健：〈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客家方言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2 年），頁 197。邱仲森：《台灣苗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

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46、106。 

 大溪 長樂 下河 和平 霞葛 白葉 興寧 長汀 

許 sy31 sy31 sy31 sy31 sy31 su31 
�31 �i42 

兄 sa�33 sa�33 

fin33 

sa�22 �ia�11 �ia�11 

fin11 

fin11 
u�24 �i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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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母進入滋絲音系統，則開始進行與知莊章組聲母相同的前化運動，演變過程

是：
＊

hy→�y→�y→
y→sy。「兄」字在客家話有兩種念法，粵東系統大都讀如

通三的-iu�；贛南、閩西、閩南以讀梗攝系統的-ia�為多。從和平、霞葛、長汀

的�-聲母帶-i-介音，及興寧的
-聲母，可以更加確定「兄」字聲母的前化演變，

過程是：
＊

hia�→�ia�→�ia�→
a�→sa� 。曉組聲母與知莊章組聲母進行相同的

語音演變，是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外在環境與內在演變機制。此現象可以用音

理上的一致性（uniformitarianism）16原則做解釋：在相同的語音條件下，儘管

時間、空間不同，都能產生相同的演變結果。長樂、霞葛的「兄」字有文（fin33、

fin11）白（sa�33、�ia�11）讀的對應，文讀的 f-聲母保留了梗合三的合口成分，

白讀的-a�、-ia�，保有梗攝字的主要元音-a，與粵東系統的-u 不同。 

 

7、、、、個別特色個別特色個別特色個別特色 

    南片閩南客家話除了上述共同特點之外，各方言點還有個別的特色。其中

以下河的濁聲母 b-最具特色。目前所知的客家話中，只有下河與台灣的崙背有

濁聲母 b-。b-聲母分布在中古微母和匣、影、喻母的合口字，這些字其他客家

話念成 v-（或 f-）聲母。由於閩南客家族群與當地閩南人有密切的接觸，他們

大多是使用閩南客家話和閩南話的雙語人，於是把閩南話音韻系統中的 b-聲母

帶進自己的語言，用說 b-聲母的習慣，替換原來 v-聲母的字。這類語音變化下

河領先其他南片閩南客家話。雖然從音變的機制來說，b-聲母的產生是 v-的合

口成分促使唇齒音 v-變成雙唇的 b-，為高元音擦音化（u-→v-→b-）的內部音

變；不過，維繫這個變化的原動力，還是來自閩話 b-聲母的牽引。底下列出念

b-聲母的例字，並列出廈門、崙背、梅縣的音讀做對照： 

 

 下河 廈門 和平 苗栗 

舞 bu31 bu31 vu31 vu31 

文 bun35 bun24 vun53 vun11 

萬 ban55 ban33 van55 van55 

物 but43 but5 vut43 vut5 

                                                 
16

  Rankin, Robert L.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edited by 

Josephand Jand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p.18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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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bi55 bi11 mi55 mi55 

微 bi22 bi24 mi53 mi11 

委 bui31 ui31 vui31 vi24 

碗 ban
3 

ua �31 van31 von31 

胃 bui55 ui33 vui55 vi55 

圓 bien35 ��24 vien53 ien11 

下河的早期形式應與和平一致。從和平看下河，可以歸納出三種情況：首

先是 v→b 的音近變化（舞、文、萬、物）；以及方言內部 v→b 規律的擴大（委、

碗、胃、圓），這些字廈門不讀雙唇音，來自客家話內部 v→b 的轉換習慣；第

三種是 m→b，來自閩南話的直接借用（味、微）。 

客家話普遍有少數生、書、禪母字念塞擦音的現象，南片閩南客家話的轄

字比一般客家話多，例如「餿 ts’-、仇 t�’-、獸 t�’-」三字也都念塞擦音，明顯

與其他地區不同。「艦」字音為 lam
6，此匣母字念 l-聲母，堪稱南片閩南客家話

最為特殊的音讀。此外還有大溪、長樂、白葉、霞葛的「戀」字讀陽平調，「戀」

字在現代漢語方言分歸平、去兩派17，雖然只有一個字，但在漢語歷史的發展

上有其意義。 

（（（（二二二二））））韻韻韻韻母特色母特色母特色母特色 

    閩南客家話與其它客家話最大的不同在於韻母系統。各韻攝雖然與其他客

家話有相同的起點，但由於發展的方向與速度與眾不同，形成閩南客家話特殊

的韻母系統，例如具有-y 元音或-y-介音的韻母形式、-e 元音的分布、合口來源

的保存等等。 

1、、、、遇遇遇遇、、、、山山山山、、、、臻攝的臻攝的臻攝的臻攝的-y 元音與元音與元音與元音與-y-介音介音介音介音 

（（（（1））））遇攝的遇攝的遇攝的遇攝的-y 元音元音元音元音 

    -y 元音與-y-介音是南片閩南客家話最顯眼的區域特色，-y 元音分布在遇

三、臻攝，-y-介音分布在山攝的合口三等。一般客家話18遇攝合口一等與三等的

                                                 
17
 「戀」字在現代漢語方言分歸平、去兩派，平聲一讀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南，另外還散見於
甘肅（蘭州、敦煌）、陜西（延川、扶風）、山東（利津、臨清、平度）、浙江（蒼南、金華）、
內蒙古（顎爾多斯）、新疆（焉耆）、江蘇（嘉定）、安徽（太平仙源）。摘自張光宇：〈漢語
語音史中的雙線發展〉，《中國語文》第 6 期（2004 年），頁 545-557。 

 
18
 翁源、連南、河源除外，它們的遇攝三等與閩南客家話一樣，也是以-y 元音為主。語料來

自李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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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是 -u：-i、-u
19，南片閩南客家話的區別則是 -u：-y、-u

20、-iu、-ui（詔安

話在台灣的演變形式） 。從方言比較來看，遇攝合口一等的原始形式為
＊

-u，

合口三等有-i、-u、-y、-iu、-ui 五種現代形式，將共同起點擬為
＊

-y，才能解釋

-i、-u、-y、-iu、-ui 五種現代形式的發展。
＊

-y 與
＊

-u 的差別在於
＊
-y 帶有三等-i-

介音的成分，所以南片閩南客家話魚虞韻的-y 元音較具三等韻的特色，比一般

客家話魚虞韻的-i 或-u 元音，較能看出遇攝一三等的區別。從知章組來看這個

現象更為明顯，一般客家話遇三知章組字為-u 元音，與遇一的-u 無別，由於知章

組字的 t�-系聲母前化運動的過程使-i-丟失，韻母只剩-u 元音，過程為：t�y（t�iu）

→t�u→tsu。南片閩南客家話的 t�-系聲母較一般客家話穩定，對-i-的保留時間較

長，故能維持 t�y 的形式。底下列出遇三的例字： 

 

在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系統中，魚虞韻只有非、莊組字念-u 元音，其他聲母

字念-y 元音；其他客家話的系統則是非、知、莊、章念-u 元音，其他聲母字念

-i 元音。這兩種現象為觀察魚虞韻元音的演變提供重要的線索。兩者的共同點

是非、莊組字都念-u 元音，非組的-u 元音源自合口三等幫組聲母的輕唇化，其

過程造成-i-介音的消失；莊組的-u 元音則是聲母前化，-i-介音丟失後所形成的

韻母形式。一般客家話知章組聲母也進行前化，故韻母形式與莊組相同；南片

閩南客家話的知章組聲母的前化速度較慢，有利於-i-介音的保留，故韻母是帶

                                                 
19
 分布在非、知、莊、章組聲母。 

20
 分布在非、莊組聲母及云母。 

 大溪 長樂 下河 和平 霞葛 梅縣 揭西 

女 �y
31 �y

31 �y
31 �y

31 �y
31 

n�31 �	21 

徐 sy
353 

ts’y
353 

sy
35 

s�53 
s�53 

ts’i
11 

ts’i
24

 

豬 t�y33 
t�y33 

t�y22 
t�y11 

t�y11 
tsu

44 
t�u53 

煮 t�y31 
t�y31 

t�y31 
t�y31 

t�y31 
tsu

31 
t�u21 

主 t�y31 
t�y31 

t�y31 
t�y31 

t�y31 
tsu

31 
t�u21 

書 �y33 �y33 �y22 �y11 �y11 
su

44 �u53 

句 ky
31 

ky
31 

ky
31 

ky
31 

ky
31 

ki
52 

ki
42 

語 �y
31 �y

31 �y
31 �y

31 �y
31 �i

44 �i
53 

許 sy
31 

sy
31 

sy
31 

sy
31 

sy
31 

hi
31 

hi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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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i-介音成分的-y 元音。綜合上述，魚虞韻元音的演變過程是從最原始的
＊

-iu

到現代客家話的共同起點
＊
-y，再從

＊
-y 發展為各地區的-i、-u、-iu、-ui 等形式。 

 

（（（（2））））臻攝的臻攝的臻攝的臻攝的-y 元音元音元音元音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y 元音還分布在臻攝開口一等（見組、匣母字）和三等

（日母、見組、曉母字），以及臻攝合口三等的章、見組字。-y 元音有兩個來

源，一是-u 元音（臻開一），另一是-iu（臻開三、合三）。從臻開一、開三的-y

元音，可以看出臻攝開口字的合口來源，此合口音的年代要早於《切韻》時代。

一般客家話的臻攝合口一、三等只有在見、曉、影組字有-un：-iun 的區別，其

他聲母的字則合口一三等無別，都是-un。南片閩南客家話除了在見、曉、影組

字有-un：-yn 的區別之外，章組字的韻母也是-yn。這個現象可以呼應上文提到

的南片閩南客家話的 t�-組聲母對-i-介音的保留最為穩定，故能以-y 元音的形式

保留合口成分。底下列出臻攝的例字： 

 

 大溪 長樂 下河 和平 白葉 霞葛 梅縣 廈門 

根 kyn33 kyn33 kyn22 kyn11 k�n11 kyn11 k�n44 
kun55 

墾 k’yn31 kun31 k’en31 k’yn31 k�n332 k’en31 k’�n31 
kun51 

痕 

 

韻 痕 fun353 fun353 fun35 fun53 fun35 fun53 h�n11 
hun24 

巾 kyn33 kyn33 kyn22 kyn11 k�n11 kyn11 kin
44 

kun55 

韌 �iun35 �in55 �iun55 �iun55 ��n13 �yn35 �iun
31 

lun33 

真 

 

韻 銀 �iun353 �yn353 �iun35 �iun53 ��n35 �yn53 in
11 

gun24 

春 t�’yn33 t�’yn33 t�’yn22 t�’yn11 t�’un11 t�’yn11 ts’un
44 

ts’un55 

出 t�’yt24 t�’yt24 t�’yt24 t�’yt24 t�’ut32 t�’yt24 ts’ut
1 

ts’ut2 

斤 kyn33 kyn33 kyn22 kyn11 k�n11 kyn11 kin
44 

kun55 

勤 k’yn353 k’yn353 k’yn35 k’yn53 k’ �n35 k’yn53 k’iun
11 

k’un24 

芹 k’yn353 k’yn353 k’yn35 k’yn53 k’ �n35 k’yn53 k’iun
11

 k’un24 

近 k’yn33 k’yn33 k’yn22 k’yn11 k’ �n11 k’yn11 k’iun
52 

kun33 

殷 

 

 

韻 

 

欣 him33 him33 him22 him11 him11 him11 hiun
44 

him55 

筍 sun31 sun31 sun31 sun31 sun332 sun31 sun31 sun31 

春 t�’yn33 t�’yn33 t�’yn22 t�’yn11 t�’un11 t�’yn11 ts’un
44 

ts’un55 

諄 

 

韻 
均 kyn32 kyn33 kyn22 kyn11 k�n11 kyn11 kiun44 kun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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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kyn33 kyn33 kyn22 kyn11 k�n11 kyn11 kiun
44 

kun55 

訓 fun31 fun31 fun31 fun31 fun332 fun31 hiun
52 

hun11 

文

韻 

運 vin53 vin55 bin55 vin55 vin13 vin35 iun
52 

un33 

 

來自上古文部的痕、殷韻字，以及部份來自上古文部的真韻字，根據《切

韻》的記錄都歸為開口字（如北京話），但是在南片閩南客家話則大多讀同合口

三等文韻的-yn 或-iun。其中透露的訊息是：以上古文部為起點，有兩條發展路

線，一條是保守的文部合口（如客家）21；一條是創新的分歸開口痕、真、殷

韻與合口文韻（如北京話）。從方言比較的結果來看，合理的共同出發點是
＊

-iun
22。也就是說，閩南客家話來自文部的真23、殷韻共同形式是

＊
-iun，而非《切

韻》的開口三等
＊
-je �n、＊

-j�n。
＊

-iun 的合口三等讀法沒有獲得文獻的記錄24，《切

韻》所據是北方讀為開口三等的語音現象。自文部至真、殷、文韻的演變如下： 

                                
＊

-iun 文部 

 

                           in 真韻      iun 真殷文韻 

 

                                  iun 客家       un 閩南 

                              yn    un          

諄韻有-un（來母精見組）、-yn（章見組）、-in（以母）三種韻母形式，-yn 的下

一個階段是-un，由於-yn→-un 的演變，形成臻合三（諄）與臻合一（魂）的合

流。日母的「潤」及云、以母的「勻允韻運」等字念 vin（下河念 bin）甚為特

                                                 
21
 非文部來源的真韻字，閩南客家話與北京相同，讀為開口三等。 

22
 「上古的文部字在《切韻》分居真殷兩韻，殷韻在《切韻》以前的齊梁陳隋時期依違於真、

文之間，真韻的文部字早就融入真韻。換句話說，同一個方向的演變（
＊

iun→in）有遲速的

階段性差異，先變的進入真運，後變的進入殷韻。《韻鏡》開口三等的名目是概括北方話既

變之後的結果，未變之前只有透過文獻及方言比較才能確定。如果倒果為因，把《韻鏡》的

開口三等視為上古出發點的音變條件，上不能說明上古音。中不能解釋齊梁陳隋依違兩可的

狀況，下不能涵蓋現代南方的閩客方言。」摘自張光宇〈漢語語音史中的雙線發展〉，《中國

語文》第 6 期，2004 年，頁 545-557。 
23
 真韻字的上古來源較殷韻複雜，除了文部之外還有來自真部，對閩南客家話來說，來自真部

的真韻字，讀為開口三等與北京相同；來自文部的真韻字則大多讀成合口三等與殷韻相同。 
24
 「從歷史文獻言之，南方的合口三等並非無跡可尋。南北朝詩人用韻顯示：欣韻或歸文，或

歸真，大致可以說第一期的欣歸文，第二期以後的欣歸真（王力 1936）文是合口三等，真

是開口三等。這種階段的差異就好像後來南北方言的差異：南方的合口三等代表漢語史的較

早階段，北方的開口三等代表漢語史的較晚階段。」摘自張光宇〈比較法在中國〉，《語言研

究》第 4 期，2003 年，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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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這也是-yn 的進一步發展，過程為： 
 

＊
iun→yn→uin→vin（bin）。 

 

（（（（3））））山攝的山攝的山攝的山攝的-y-介音介音介音介音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y-介音主要出現在山攝合口三等的見組字（開口三等有

「建健」兩字），同韻其他聲母的字，除了少數幾個字念-uan 之外，都已經與

開口三等合流，只有見組字仍保有三等合口字的特色，以-y-的形式保存下來。

足見見組字往往是語音演變的最後堡壘。同時，也因為-y-發音部位的偏高性

質，提供-a 元音高化為-e 元音的環境。演變的過程是： 

＊
kiuon→kyon→kyan→kyen  

底下列出山攝合口三等念-y-的例字（以霞葛為例）： 

 

例字 卷 圈 拳 權 倦 勸 

音讀 kyen31 k’yen11 k’yen53 k’yen53 kyen31 k’yen31 

    山攝合口三等除了見組的-y-介音特殊之外，影、云母「圓員冤園袁遠怨」

等字念 vien 也與一般客家話的 ien 或�ien 明顯不同。南片閩南客家話的 vien 帶

有合口成分，一般客家話則念開口音。原因與見組-y-介音的形成相同，演變過

程是： 

＊
iuon→yon→uian→uien→vien  

 

各地區客家話山攝合口三等的音讀分歧頗大，有些與開口三等合流；有些

與合口一等合流；有些兩者兼有。造成分歧的原因是山攝合口三等的音韻本質，

同時具有合口與三等的細音性質；以及知章組聲母前化的速度不一，故在不同

地區的客家話有不同的發展方向。大體來說，主要的區別在於合口或細音成分

的保留與否，保留細音成分的類型又再分為知章組聲母與非知章組聲母兩種發

展模式。底下列出各地區山攝合口三等的韻母形式（以陽聲韻為例）： 
 

 南片閩南客家 河源 梅縣 揭西 

精組 ien
25

 yan ian i�n 

                                                 
25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精組字大都念-ien，唯讀「旋」字念-uan，「旋」字在日常使用機會較低，

推測-uan 來自閩南話的音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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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組 en（�n） uan �n �n 

章組 ien、en（�n） 

on
26

 

uan �n �n 

日母 ien yan i�n �n 

見組 yen、uen yan ian i�n 

喻母 ien yan ian an
27

 

山攝合口三等字的演變類型可以概括成三類：一是保留合口成分的是河源

的知章組字，從同韻其他聲母字的-yan，可以知道知章組字的韻母原先也是

-yan，由於聲母的前化使細音成分消失，所以從-yan 變成-uan。二是梅縣、揭

西、南片閩南客家話（見組字除外）保留細音成分，且因為-i-介音使聲母和元

音產生變化。梅縣、揭西讀如山攝開口三等、合口一等，南片閩南客家話則與

山攝開口三等合流。這個類型佔多數地區，共有-�、-a、-e（-�）三類元音，演

變的過程是：-�→-a→-e。-�→-a 是漢語方言元音演變的趨勢，-a→-e 是-i-介音

造成-a 元音的高化。梅縣、揭西的知章組字顯現有趣的現象，它們的聲母已經

完全平舌化為 ts- ts’- s-，演變速度領先其他客家話；但在韻母方面卻是保留山

攝合口三等最早期的-o 元音形式。三是同時保留合口與細音成分的河源（知章

組除外）與南片閩南客家話的見組字，韻母形式為-yan、-yen、-uen。上述三類

演變過程歸納為： 

  知章組     
＊

t�iuon                      精見組    
＊

iuon 

        t�ion       t�uon                       yon       ion 

   tson     t�ian    tsuon                       yan       ian  

           t�ien    tsuan                        yen      ien 

         （t�i�n）                               

                                     uen 

t�en 

（t��n） 

2、、、、蟹止效流咸山梗攝的蟹止效流咸山梗攝的蟹止效流咸山梗攝的蟹止效流咸山梗攝的-e、、、、-����元音元音元音元音 

    漢語方言大多有-a 元音高化的趨勢，南片閩南客家話這種現象的轄字較其

                                                 
26 -on 前面的聲母是 ts-ts’-，與章組系統的 t�- t�’-不同。 
27

 -an 的聲母是�-，故可將-an 視為-ian，因為-an 是�-聲母前化過程中-ian 的-i-介音消失後的韻

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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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客家話為多，所以-e 元音較一般客家話普遍，尤其是多了-�元音的分布，本

小節主要介紹其他客家話所沒有的-e、-�元音。其中莊組字的-e 元音與其他客

家話相同，留待後文討論。蟹止效流咸山梗攝-e、-�元音的產生來自三個途徑：

一是自-a 元音的高化（效流咸山梗攝）；二是-ai 韻母合成-e 元音（蟹攝）；三是

-uei 韻母的-u-介音消失（止攝）。 

（（（（1））））    效流咸山梗攝的效流咸山梗攝的效流咸山梗攝的效流咸山梗攝的-e、、、、-����元音元音元音元音 

從方言比較來看，前兩者都與-a 元音有關，亦即-e 或-�元音的較早階段原

是-a 元音。底下列出各地區效流咸山梗等攝的的韻母形式： 

綜合上表共有 -�u、-�m、-�n 三種韻母形式，主要分布在效四、咸四、山四、

梗四的端組、泥來母，山三的知章組，以及咸二、山二的匣母。南片閩南客家話四

等字的-�u、-�m、-�n，在其他客家話大部分念成-iau、-iam、-ian（-ien、-i�n），

只分布在端組、泥來母，可以得知-�u、-�m、-�n 的產生與聲母有關。-a 元音高

化後的-ieu、-iem、-ien 韻母，-i-介音處於發音部位同屬於偏前的 t- t’- n- l-聲母

與-e 元音之間，故容易造成-i-介音的被推擠而消失；-i-介音消失之後，聲母、

元音、韻尾也還處在發音部位都偏前的組合狀態，故-e 元音再進一步低化為-�，

 長樂 下河 和平 霞葛 白葉 河源 梅縣 揭西 

鳥 t�u31 
t�u31 

t�u31 
t�u31 

t�u332 �iau
24

 �iau
44 

tiau
53 

條 t’�u
353 

t’�u
35 

t’�u
53 

t’�u
53 

t’�u
35 

t’iau
31 

t’iau
11

 t’iau
24

 

尿 n�u55 
n�u55 

n�u55 
n�u53 

n�u13 �iau
55

 �iau
52

 �iau
21

 

廖 l�u55 
l�u55 

l�u55 
l�u35 

l�u13 
liau

55
 liau

52
 liau

21
 

鹹 h�m353 
h�m35 

h�m53 
h�m53 

h�m35 
ham

31 
ham

11 
ham

24 

黏 n�m353 
n�m35 

n�m53 
n�m53 

n�m35 �iam
33 �iam

11 �iam
53 

點 t�m31 
t�m31 

t�m31 
t�m31 

t�m332 
tiam

24 
tiam

31
 tiam

21 

疊 t’�p
54 

t’�p
5 

t’�p
43 

t’�p
43 

t’�p
5 

tiap
2 

tiap
5
 tiam

5 

念 n�m55 
n�m55 

n�m55 
n�m35 

n�m13 �iam
55 �iam

52 �iam
21 

嫌 h�m353 
h�m35 

h�m53 
h�m53 

h�m35 
hiam

31 
hiam

11 
hiam

24 

閑 h�n353 
h�n35 

h�n53 
h�n53 

hen
35 

han
31 

han
11 

han
24 

展 ten
31 

t�n31 
t�n31 

t�n31 
t�n332 

tsian
24 

tsan
31 

t��n
21 

善 �en
55 ��n55 ��n55 �ien

35 �en
13 

sian
55 

san
52 �an

21 

天 t’�n
33 

t’�n
22 

t’�n
11 

t’�n
11 

t’�n
11 

t’ian
33 

t’ian
44

 t’i�n53 

鐵 t’�t
24 

t’�t
24 

t’�t
24 

t’�t
24 

t’�t
32 

t’iat
5 

t’ian
1
 t’i�n2 

傳 t�’en
353 

t�’�n35 
t�’�n53 

t�’en
53 

t�’�n35 
ts’uan

31 
ts’�n

11 
t�’�n

24 

聽 t’en
33 

t’en
22 

t’en
11 

t’en
11 

t’en
11 

t’ia�33 
t’a�44 

t’�n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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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過程為（以「尿甜練」三字為例）： 

            
＊
niau→nieu→neu→n�u  （尿） 

            
＊
t’iam→t’iem→t’em→t’�m  （甜） 

            
＊
lian→lien→len→l�n  （練） 

 

山三知章組字-�n 的產生與聲母有關，如前文所述，南片閩南客家話知章組聲母

對-i-介音的保存能力最好，故能提供-a 元音高化的環境。與一般客家話的差別

在於南片閩南客家話先-a 元音高化再進行聲母前化，一般客家話則是-a 元音未

高化聲母就已經前化了。演變過程為（以「扇」字為例）： 
 

              
＊�ian→�ien→�en→��n  

 

 咸二、山二匣母以及山二幫組的-�m、-�n，直接來自-a 元音的高化，並不需要在

-i-介音的條件下才能產生高化現象，與其他韻攝-a 元音的高化不同。演變過程

為（以「閑」字為例）： 

               
＊

han→hen→h�n 
 

（（（（2））））蟹攝二四等的蟹攝二四等的蟹攝二四等的蟹攝二四等的-e 元音元音元音元音 

蟹二、蟹四的「排牌稗鞋蟹矮底蹄犁齊西洗細雞計契係」等字念-e 元音，其

中屬於蟹二的字，在其他客家話念-ai，同韻其他聲母的字也都念-ai，所以推測

客家話蟹二的共同起點為
＊
-ai。由於-ai 的發音從低元音到高元音動程較大，容易

造成發音上的不完全（沒有發完全程），使-ai 折衷於-a、-i 元音之間的-e 元音，

產生-ai→-e 的變化。從拉波夫的「伴隨性原則」28來看，與 -ai→-e 同類的變化

見於效一
29，屬於音系上的平行演變。大部分客家話「歌、戈、豪韻合流」，原

因來自豪韻產生 
＊

-au→-o 的變化。效一的-au→-o 在客家話中較為普遍，蟹二的

                                                 
28
 拉波夫（William Labov）在 On the Use of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 文集中，

提出「一致性原則」與「伴隨性原則」，討論關於通過微觀的變異去研究中觀、宏觀的語言

史，為歷史上已經完成的音變做出解釋。「伴隨性原則」是指一組相互有聯繫的變化，從這

一群人擴展到那一群人的時候，不同的因素也會隨之發生迅速的變化，從而使結構發生一定

程度的變動。摘自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283-284。 
29
 山東方言也有-ai→-e 及 -au→-o 兩類平行的演變，北京話念-ai 的字，在山東大部分地

區都念成-e，北京話念-au 的字，在山東大部分地區都念成-o。而且是全面的演變，在同一

個方言點裡只要有-e 韻母結構，就沒有-ai 的韻母結構，只要有-o 就沒有-au，並且-e 與-o

會同時存在。語料來自董紹克、張家芝主編《山東方言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 年），

頁 52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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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e 則主要分布在南片閩南客家話，可以說，客家話-ai→-e 的變化開始於南

片閩南客家話。客家話的蟹四有-ai、-i、-e 三個層次的韻母形式，南片閩南客家

話念-e 元音層次的轄字較一般客家話為多，其內容除了內部歷史來源的承繼之

外，還有來自外在環境漳州閩語的蟹攝二三四等也念-e 元音的影響。  

（（（（3））））蟹蟹蟹蟹、、、、止攝合口三等的止攝合口三等的止攝合口三等的止攝合口三等的-e 元音元音元音元音 

     蟹（祭韻）、止攝（支韻）的合口三等「歲稅嘴吹炊睡」等字念-e 元音，

一般客家話念-oi 或-ui，同韻其他聲母字念-ui。從北片閩南客家話的梅林，祭、

支韻也都念-e 元音來看，閩南客家話的共同起點為
＊
-uei。根據客家話「元音異

化原則」30的韻母特性，兩個前元音或後元音不能同時存在一個韻母結構中。
＊

-uei 在客家話發展成-ui 和-ue，其中以-ui 佔多數。-ue 韻母的-u-在舌尖音聲母

與前元音之間會產生發音上的不協調，造成-u-的消失31。這種消失在塞擦音（ts- 

ts’）與擦音（s-）聲母有不同的表現，ts- ts’聲母之後是單純的-u-消失；s-聲母

之後的-u-會與 s-結合成新聲母 f-。演變過程為（以「稅嘴」為例）： 

＊�uei→�ue→fe 

＊
tsuei→tsue→tse 

3、、、、支支支支脂有別脂有別脂有別脂有別 

根據周祖謨32的研究，南北朝時代南方方言支與脂、之有別。客家話屬於

支與脂、之有別的方言，所謂「有別」，是指支韻字的韻母至少兩個層次，一個

層次與脂、之兩韻韻母相同，另一個層次與部分歌韻字或齊韻字白讀合流33。

以長汀為例，「徙�sai」與歌韻相同，「舐��e、蟻��e」與齊韻白讀層相同，「皮

�p’i、知�ti、寄 t�i�」與脂、之韻合流。大多數客家話能以支韻的「舐、蟻」

兩字與脂、之韻做區別，但是南片閩南客家話不具這個特色，支與脂、之的區

                                                 
30
 參自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 年），頁 116-117。 

31
 漢語方言介音-u-的單純消失主要見於舌尖音聲母之後，同時主要元音是前元音。進行這種
介音消失過程的韻母是-uei，-u�n，-uan，-ua�。舌尖聲母可分兩種，t 組包括 t t’ n l ，
ts組包括 ts ts’ s。介音-u-的消失，有的方言見於兩組聲母，有的只見於 t 組，不見於 ts
組。這種分歧表明，t 組比 ts 組先進行變化。有的方言，t 組內的行動並不一致，響音 (n，
l)之後的介音丟失，塞音之後不然。從演變次序來看，響音最先啟動，塞音其次，最後是舌
尖前音。摘自張光宇：〈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韻母篇〉，《清華學報，2004 年》，頁 529-530。 

 
32
 參自周祖謨：《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 年），頁 459-469。 

33
 參自謝留文：《客家方言的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2

年〉，頁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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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只有之韻莊組「事 se$（白讀）廁 ts’et%」兩字的-e 元音，其他都已經合流念

-i 或-�元音。支脂有別在合口三等的支、脂韻表現較為明顯，最為特殊的是「嘴

吹炊睡」等字唸-e 元音，與部分齊韻字的白讀層相同；其餘的支韻字讀-ui 與脂

韻合流。 

 

4、、、、莊組字的特殊音讀莊組字的特殊音讀莊組字的特殊音讀莊組字的特殊音讀 

莊組字常有不同於其它聲母的音韻行為，其特殊行為是保守或創新，難以

一概而論，大體來說，莊組字的保守現象要多於創新演變。底下先列出莊組字

的特殊音讀，關於莊組聲母的歷史演變，留待後文討論。 
    

 遇合三 止開三 流三 深三 山開二 臻開三 曾開三 江二 

莊組 -u -�、-e -eu -em/p -an -en/t -et -uN 

其它 -y -i -iu -im -en（en） -in/t -in/t -o� 

 

    大部分莊組字的元音比同韻其他聲母的元音低，值得注意的是，莊組的特

殊行為，幾乎都是以-e 元音來表現，此-e 元音是推斷莊組字音韻行為傾向保守

的依據。上表中流三、深三、臻開三、曾開三、江二等韻的莊組字，較同韻其

他聲母的字存古，也就是說，從莊組字的特殊音韻，可以觀察到各韻攝較原始

的韻母形式，而這些韻母形式往往不存在於現今莊組字之外的聲母的表面形式

中。深三莊組字「蔘森澀」念 –em/p，其他聲母字念-im/p，其中「粒陰」與眾

不同念-iam/p，另外，閩南語的深三也有念-iam/p 的現象，將-iam/p 與莊組的-em/p

做語音演變上的聯係，藉由莊組的-em/p，更可以確立深三的共同出發點為
＊

-iam/p。莊組字的-a 元音高化之後，-iem 的-i 介音在莊組聲母進行捲舌、平舌

化的過程34中丟失。演變過程為（以「蔘」字為例）：
＊�iam→�iem→
iem→sem。

深三其他聲母字的-im/p 屬於較後期的演變。 

流三、臻三、曾三在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中，分別擬為
＊

-��、＊
-e�、＊

-� 三

種元音，在南片閩南客家話這三個韻都一致念成 -e（莊組）和-i（其他聲母）

元音。從歸音位的角度來看，
＊

-��、＊
-e�、＊

-�可以視為同一類的元音類型，無論

                                                 
34
 詳參陳秀琪：〈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聲母的前化運動〉（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

術研討會，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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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歸為-e 類或-�類元音，南片閩南客家話莊組字的-e 元音都相當程度的保留了

古元音類型的性質。流三、臻三、曾三除了莊組之外，還有「浮廖鬮民蜜密栗冰

逼凝極應」等字也讀-e 元音，可以更加確定這三個韻莊組字的-eu、-en/t、-et

是較存古的現象，同韻其他聲母的-iu、-in/t、-it 是較後期的演變。上古東部到

中古演變成江攝與通攝，客家話江攝普遍念-o�，唯莊組字的「窗雙」兩字念-u�，

保存上古東部的音讀35。 

    遇三魚虞韻的莊組字念-u 元音，其他聲母字念-y 元音，莊組的與眾不同，

與聲母的演變有關。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精莊知章組聲母，屬於 ts（精莊知二）：

t�（知三章）類型，遇三的精莊組聲母雖然表面形式相同，但從韻母形式的不同，

可以看出客家話的精莊是後來的合併，非來自未曾分化的上古「精莊合一」。莊

組聲母在前化運動的過程中使
＊

-iu 的-i-丟失，故韻母形式只留下遇攝合口三等

的合口成分-u 元音；其他聲母的字則將合口與三等特質合併成新的元音形式

-y。正因為莊組聲母經歷一系列的演變，使得韻母形式未能與同韻其他聲母的

字同步，故而保留了古遇攝的-u 元音。 

從以上所舉例子來看，莊組的特殊行爲主要表現在今讀擦音的字。就發音

方法來說，也反映塞擦音和擦音有別。江二的〝窗、雙〞念-uN，與通攝一等的

-uN合流，此乃上古東部字的殘存，從這一點來看，莊組字傾向保守。 

止三除了-e 元音之外，莊組的〝柿〞也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字。〝柿〞為崇母

字，但在閩方言常有群母的讀法。從閩客方言共有的 k’i
6 來看，原始〝柿〞似

乎有兩個發展方向，（假如以
＊

g-為出發點），一類發展成崇母，另一類延續 g-；

濁音清化後崇母歸入 ts’-，g-歸入 k’-，故有 ts’ � 5 和 k’i
6 兩類語音。從方言音讀

來看，《廣韻》〝柿，鉏里切。〞紀錄到的是崇母一類的讀法，群母一派讀法沒

有被《廣韻》收錄。〝柿 k’i
6〞是相當珍貴的方言文物，其歷史久遠，可與閩語

的同類現象並駕齊驅。有趣的是，此類現象在漢語語音史上一般只見於章組字，

不見於莊組字。柿字為崇母字而讀為 k’-，允為異數。 

 

5、、、、塞音與鼻音不同的音韻行為塞音與鼻音不同的音韻行為塞音與鼻音不同的音韻行為塞音與鼻音不同的音韻行為 

                                                 
35
 除了莊組的「窗雙」之外，還有知組的「琢啄」念 tu�，不但聲母具有知組讀如端組的保守

性，元音-u 也保存了上古東部的音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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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片閩南客家話部分幫、見組的塞音與鼻音有不同的音韻行為，分布在蟹

二、止三（支韻）、效一、通一三的幫組，以及遇一三、山攝開合口三等的見組。蟹二

明母的「埋買賣」等字念-i 元音，其他幫組字念-ai 或-e。蟹二的上古來源複雜，

包含之（
＊

-�）、佳（
＊

-i）、脂（
＊

-i）、微（
＊

-�）等韻部，明母的-i 元音，是後期

的語音演變還是古
＊
-i 的保留，在沒有演變證據的支持下，這裡傾向後者的解釋。 

支韻的「糜」念-oi，與其他幫組字念-i 不同。效一、臻三、通一三的幫組與遇一三的

見組都是鼻音聲母與高元音互動後的 hm、m �、�	等異於幫組其他字的語音形式，

詳細內容已於上文「聲母特色」論述，這裡不再贅述。山攝開合口三四等的見

溪群母念-yen，疑母念-ien，合口三四等的-yen 是南片閩南客家話的韻母特色，

同時保存了合口與細音的音韻性質，但是在疑母方面，則與一般客家話相同，

已不具合口特色。開口三四等的-yen，與合口三四等合流，這是-yen 音讀的擴

大。底下列出塞音與鼻音不同的音讀： 

 

 長樂 和平 霞葛 白葉 長汀 梅縣 揭西 饒平 

擺 pe
31 

pai
31 

pai
31 

pe
332 

pai
42 

pai
31 

pai
21

 pai
53

 

埋 mi
353 

mi
53 

mi
53 

mai
35 

me
24 

mai
11 

m�i24
 mi

55
 

買 mi
31 

mi
11 

mi
11 

mi
11 

me
33 

mai
44 

mai
53

 mi
11

 

被 p’i
33 

p’i
11 

p’i
11 

p’i
11 

p’i
33 

p’i
44 

p’i
53 

p’i
11 

糜 moi
353 

moi
53 

moi
53 

moi
35 

moi
24

 moi
11

 moi
24

 moi
55

 

古 ku
31 

ku
31 

ku
31 

ku
332 

ku
42 

ku
31 

ku
21 

ku
53 

五 m �31 
m �31 

m �31 �	332 �	42 
n�31

 �	21
 �	53

 

魚 m �353
 m �53

 m �53
 �	35

 �e
24 

n�11 �	24 �	55 

保 po
31 

po
31 

po
31 

po
332 

p�42 
pau

31 
p�u

24 
po

53 

毛 mu
33 

hm �11 
hm �11 

mu
11 

m�33 
mau

44 
m�u

53 
mu

11 

仆 p’o
24 

p’o
24 

p’u
24 

p’uk
32 

p’u
24 

p’uk
1 

p’uk
2
 p’uk

32
 

木 mu
24 

hm �24 
hm �24 

muk
32 

mu
24 

muk
1 

muk
2
 muk

32
 

間 kien
33 

k�n11 
k�n11 

kien
11 

ka�33
 kian

44
 kien

53
 kien

11
 

眼 �ien
31 �ien

31 �ien
31 �ien

332 �an
42 �ian

31 �an
21 �ien

53 

健 k’yen
55 

k’yen
55 

k’yen
35 

k’ien
13 

t�’ie �21
 k’ian

52 
k’i�n21

 k’ien
24

 

言 �ien
353 �ien

53 �ien
53 �ien

35 
ie �42

 �ian
11 �i�n24 �ien

55 

勸 k’yen
31 

k’yen
31 

k’yen
31 

k’yen
332 

t�’ie �54
 k’ian

52 
k’i�n42

 k’ien
53

 

原 �ien
353 �ien

53 �ien
53 �ien

35 
ie �24

 �ian
11

 �i�n24 �ien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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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鼻化元音鼻化元音鼻化元音鼻化元音������ ��、、、、a �� ��、、、、iu �� ��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韻母沒有成系統的鼻化音形式，但在「亞鴉下蝦幣鼻院

朽休」等零星幾個字念鼻化音，特殊之處是各方言點的轄字相當一致。從客家

話的語音歷史來看，這些鼻化音不像是共同保留；雖然閩南語具有鼻化音的韻

母形式，但是若說南片閩南客家話的鼻化音完全來自閩南語的借用，於事實有

不妥之處：如果完全來自借用，那麼不太可能在六個方言點，大家似乎預先說

好了，很有默契的一起借用相同的這幾個字；況且南片閩南客家話念鼻化音的

字中，只有「鼻院」兩字閩南語念鼻化音。比較「亞鴉下蝦幣鼻院」等字在南

片閩南客家話與閩南語的音讀，可以分成「鼻院」和「亞鴉下蝦朽休幣」兩種

鼻化類型來討論。前者南片閩南客家話與閩南語都讀鼻化音，屬於閩南語的借

用，尤其是「院」字讀 ��，不符合客家話的聲韻調結構，「院」為陽去字，除了

大溪、長樂之外，其他方言點都不讀去聲調，卻讀同閩南漳平方言「院」字的

11 調值，明顯借自閩南語。後者在閩南語都不讀鼻化音，屬於南片閩南客家話

內部的變化。 

    鼻化元音的形成，主要有鼻音韻尾的消失將鼻音成分轉架到元音身上，以

及鼻音聲母發音的延長使鼻音成分延伸到元音等兩種類型。另外還有一種較為

特殊也較為少見，不須憑藉鼻音聲母或韻尾，只須在發元音的時候，將原來應

從口腔流出的的氣流，分流於口腔和鼻腔兩個通道同時流出，並在口鼻兩個共

鳴腔內同時共振，即可使元音鼻化。這種氣流換道所形成的鼻化元音，閩語方

言主要見於閩南地區36，例如「鼻 p’��$、豉 s��$、梔�k��、餡 a �$」等字；客家話

方面也只見於閩南地區。据此，我們可以下個結論：南片閩南客家話自閩南話

借進鼻化韻，此鼻化韻的發音方式後來又擴及陰聲韻字，「鼻化元音」是閩南地

區閩語和客家話共有的區域特色。至於怎樣的元音較容易變成鼻化元音，依現

有的語料來看，舌位偏後與偏高的元音較容易產生鼻化現象，由於偏後與偏高

的位置較接近鼻腔入口，故容易產生氣流換道。既然是語音變化的內在機制，

                                                 
36
 閩東、閩北都不具鼻化韻，閩中的鼻化音只來自鼻音韻尾的消失，閩南的鼻化韻包含單純的

元音鼻化及來自鼻音聲母鼻音韻母的鼻化元音，閩語過渡區的南片與閩南相同，西片、東片

則與閩東相同。語料來自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218-241。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65-100。郭啟熹：《龍岩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1996 年），頁 65-101。羅常培、周

辨明：《廈門音系及其音韻聲調之構造與性質》（台北：古亭書屋，1975 年），頁 9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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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只要在相同的條件下，相同的變化就有可能發生在任何方言及任何時間。

推測未來南片閩南客家話的元音鼻化字會增加，其他地區的客家話也有可能產

生相同的現象。底下列出各方言點鼻化元音的例字： 

大溪 下 ha �33  啞 a �31  瓦�u�a�31  歪 u ��a �i �33  幣 p’��55  鼻 p’��55  休 h��u�33  朽 h��u�31  院 ��55   

長樂  鴉 a �33  幣 p’��55  鼻 p’��55  休 h��u�11  朽 h��u �31  院 ��55 

和平  幣 p’��55  鼻 p’��55  休 h��u�33  朽 h��u �31  院 ��11 

下河 啞 a�31  幣 p’��55  鼻 p’��55  休 h��u �22  朽 h��u�31  院 ��11 

白葉 蝦 ha�35  亞 a �11  愛 o���332  歪 u� �a �i �11 幣 p’��13  鼻 p’��13  休 h��u �11  朽 h��u �332 院 ��11 

轄葛 下 ha �11  鴉 a�11  廈 ha�11  歪 u� �a �i �11  幣 p’��35  鼻 p’��35  休 h��u�11  朽 h��u �31  院 ��11 

 

7、、、、山攝合口一等的山攝合口一等的山攝合口一等的山攝合口一等的-on、、、、-uan  

   在漢語方言中對古一二等-o：-a 元音的保存，要算客家話最具代表37。大

部分漢語方言的一二等漸趨合流，即產生-o→-a 的變化。客家話也有部分-o、

-a 元音合流的現象，例如蟹、山兩攝的一二等。南片閩南客家話的山攝合口一

等有-an（幫組）、-on（端精組）、-uan（見曉組）三種形式，在不同聲母的條件

下，將山攝合口一等
＊

-uon 分別往保存合口-u-介音或一等-o 元音的方向發展。

幫、端、精組聲母在發音上的〔＋前〕性質，以及–uo 兩個後高元音的合併為

-o，造成-u-介音的消失38，但也因此讓一等的-o 元音得以保存。見、曉組聲母

的〔＋後〕性質，讓-u-介音保存下來，在元音異化與-o 元音高化為-a 的趨勢下，

產生-uon→-uan 的變化。演變過程為（以「伴短官」字為例）： 

              
＊
p’uon→p’on →p’an             

＊
tuon→ton 

＊
kuon→kuon→kuan   

  

8、、、、入聲韻尾入聲韻尾入聲韻尾入聲韻尾-k 的消失的消失的消失的消失 

                                                 
37
 客家話的蟹、山、效攝同攝一二等有別，其區別平行於果一和假二、宕一和梗二，在一二等
對立的模式中，江二在客家話相當於宕一，可以合而並觀。 

38
 介音消失的過程，有留痕跡的，也有不留痕跡的。所謂留痕跡，就是對聲母和元音發揮過影
響之後功成身退；不留痕跡指的是單純銷聲匿跡。介音-i-往往是前一種情況，介音-u-則兩種
情況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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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輔音韻尾呈現舒入不平行發展，鼻音韻尾-m –n -�俱全， 

塞音韻尾中-p –t 尾保存完整，-k 尾在各方言點的情況不一致，可以分成三種類

型：第一種見於霞葛、和平，陰、陽入聲字的-k 尾都消失，陰入字保有原來的

陰入調值，陽入字併入去聲調。第二種見於下河、長樂、大溪，只有陰入字的

-k 尾消失，只留下陰入調值，陽入字的-k 尾保存完整，其中下河已開始有弱化

的現象。第三種見於白葉，陰、陽入聲字的-k 尾大體完整，只有通攝少數幾個

入聲字的-k 尾已經消失。以上三種類型，提供我們觀察入聲韻尾演變的過程，

白葉屬第一階段，與粵東系統較為接近；下河、長樂、大溪為第二階段，陰入

字領先變化，下河陽入字-k 尾的弱化，透露出繼陰入字韻尾的消失之後，陽入

字接續的發展，是觀察入聲字演變的重要線索。再下一個階段是霞葛、和平，

陰陽入聲字的-k 韻尾都丟失，只留下陰入調值為最後堡壘。陽入字已完全脫離

入聲，演變速度較陰入字快。漢語方言塞音韻尾發展的一般模式是-p＞-t＞-k

＞�＞ø，而南片閩南客家話塞音韻尾的發展恰好與其背道而馳，-k 尾領先-p、

-t 尾產生變化，在漢語方言中可說是獨樹一幟。關於陰陽入聲字的演變速度與

聲母清濁的關係，以及南片閩南客家話入聲韻尾的發展與其他方言的比較，這

些方面的探討留待後文專章論述。底下列出南片閩南客家話-k韻尾的各種類型： 

 
 

 霞葛、和平 下河、長樂、大溪 白葉 

陰入 -ø 陰入調 -ø  陰入調 -k  陰入調 -ø 陰平調 

陽入 -ø 陽去調 -k  陽入調 -k  陽入調 -ø 陽去調 

 

9、、、、個別特色個別特色個別特色個別特色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六個方言點中，白葉有部分語音現象與其他方言點不

同，最大的差別在於遇攝、臻攝（見組）兩攝，其他方言點非常一致的念-y，

白葉則依聲母的不同念成-�、-iu、-u，其中以-�最具特色。下表列出白葉與其

他方言點遇、臻兩攝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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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葉 南片閩南客家話 梅縣 

泥見曉組 � 

精日影組 iu 

i 

 

魚虞韻 

知章組 u 

 

y 

u 

臻開一三 合三 見組 �n yn iun  in 

臻合一 見組 un un un 

 

    上表遇、臻、山攝例字的共同點是都來自合口三等，白葉除了精組及日、

影母的韻母為 –iu 之外，其餘聲母都只保留合口成分-u 或-u-，其中泥、見組聲

母的-u 再進一步變成-�；其他方言點則同時保留細音與合口成分，以-y、-y-形

式呈現。上文曾論及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知章組聲母穩定性較高，有利於細音的

保存。在這個議題上，白葉在南片閩南客家話中呈現特立獨行，它的魚虞韻知

章組字念-u，反而與粵東客家話較為一致，知章組聲母已經開始進行前化運動，

故而使細音成分消失。臻攝開口一三等、合口三等的見組字，白葉念-�元音，

其他方言點都念成-y 元音。-�：-y 的對應關係出現在合口三等但不出現在合口

一等，也就是說，白葉與其他方言點在臻攝的對應關係有-�n：-yn，但不存在

-�n：-un。從這個現象可以看出：白葉-�元音的形成與具有合口三等性質的-y

元音有絕對的關係，光是合口一等的-u 元音不會產生-�元音，是-y→-u→-�的

演變過程，而非-u→-�。 

    蟹二的「介界芥屆戒械」等字，和平、下河念-oi，其他的南片閩南客家話

只有「芥」字念-oi，這個現象在一般客家話較少見，但普遍見於潮州的閩南話，

所以蟹攝二等的-oi 當來自與潮州話的語言接觸。蟹攝合口一等的共同出發點為 

＊
-uoi，一般客家話念-oi（幫組）和-ui（其他聲母），南片閩南客家話端組的「對

退」兩字也念-oi，雖然只有兩個字，但各方言點非常一致，具有演變類型上的

特色。塞音聲母容易造成-u-介音的消失39，南片閩南客家話除了幫組之外，部

分端組字也進行了這個變化。梗合三的「榮永」、「兄」一般客家話讀如通攝的

-iu�，不屬於梗攝系統的音讀；南片閩南客家話則念梗三系統內的文白讀-in 和

-ia�。「榮永」兩字的演變過程為：uin→vin 。「兄」字由於聲母進行前化運動

                                                 
39
 參自張光宇：〈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韻母篇〉，《清華學報，2004 年》，頁 52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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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i-的消失，過程為：huia�→hya�→hia�→�ia�→�ia�→（
a�）→sa�40。 

 

（（（（三三三三））））聲調特色聲調特色聲調特色聲調特色 

陰去歸上與入聲歸去陰去歸上與入聲歸去陰去歸上與入聲歸去陰去歸上與入聲歸去 

  南片閩南客家話聲調方面最鮮明的特色是陰去調歸上聲，雖然該地區只有

一個去聲調，但從陰去調歸上聲來看，南片閩南客家話仍屬於去聲分陰陽的類

型。另一個聲調特色是部份地區塞音韻尾-k 消失後的入聲字部分保留入聲調

直，部分併入去聲調。關於入聲韻尾消失後的聲調移轉現象，以及聲母的清濁

對入聲韻尾消失的影響，留待另文專題論述。底下列出南片閩南客家話陰去歸

上與入聲歸去的例字（以和平為例）： 

 

例字 句 試 照 進 唱 藥 鑊 學 玉 

音讀 ky
31 

t’y
31 

t�ieu
31 

tsin
31 

t�’io�31 �io
55 

vo
55 

ho
55 �iu

55 

 

四、結語 

閩南客家話是閩西客語與粵東客語的延伸，除了具備本身的閩南客家話特

徵之外，還具有閩西與粵東客家話的特色；另方面還有來自漳州閩南語的語言

接觸，使得閩南客家話的語音演變類型非常豐富，是其他客家話較少見的現

象，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許多語音史研究的斷層。尤其是南靖客家話，其精知

莊章曉影等組的韻母形式，從韻母的不同反映早期聲母的不同，為客家話聲母

演變的大趨勢－前化運動，在推論上提供有力的證明；再如元音的高化與低

化、元音破裂、-e 元音的分布、莊組字的特殊音讀、鼻化韻、-y-介音與-y 元

                                                 
40

 「兄」字 huia�→hya�→hia�→�ia�→�ia�→（
a�）→sa� 演變過程的每個階段都可以找到相

應音讀的方言點，例如平江念 hia�，武平、三都、吉水、修水、安義、都昌、餘干等地念�ia�，
長汀念�ia�，新餘、南城、閩南客家話念 sa�。括弧內的
a�表示尚無找到相應的方言點，不

過從五華、蕉嶺念
u�，可推測曾經歷過舌尖後聲母的階段。另外，「兄」字還有另一種變化，

huia�的聲母不往前化發展。h- 和-u-介音合成 f-聲母，形成 fia�的形式，見於寧化、寧都、

建寧、邵武。語料來自李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2 年），頁 150。邱仲森：《台灣苗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

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106。周日健〈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

特點〉，《客家方言研究，2002 年》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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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輔音韻尾的演變等等，這些特點具有內部的一致性及對外的相異性，是筆

者提出在《中國語言地圖集》之客家話分區另立「閩南客家片」41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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